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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年前我来到尖⼭⼦这座登⼭初体验雪⼭，四年后我以FREE SOLO的形式完成了它的⾸登。
没有哪⼀座雪⼭能够像它⼀样，在我内⼼最迷惘的时候，使我获得新的体验，点燃新的激
情，我的攀登和⽣命在这⾥轮回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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尖⼭⼦位于四姑娘⼭地区双桥沟中部，海拔5472⽶。由于⼭体相对隐蔽，⼀直未引起登⼭者
的注意，是⼀座未登峰。 
四年前，我初次到四姑娘⼭时对这座⼭就产⽣兴趣，但攀登计划却⼀推再推。 
⼀晃四年过去了，04年底我在⼀次意外中脑部受伤，随着⾝体的恢复，雪⼭的梦想还在继
续，但⾼⼭适应能⼒需要重新检验。 
考虑到尖⼭⼦正在双桥沟公路边，进⼭⽅便，⼀旦⾝体不适可⽴即撤到安全地带。和⼏个朋
友联系后，与成都的阿悠、⽼林，武汉的⽯头、不寂寞和天平座，以及后来加⼊的青荷组成
了登⼭队。 
出发前查到了双桥沟地区的卫星地图，结合等⾼线图，制作了三维⽴体图，据此分析了可能
的登顶路线。 
在四姑娘⼭双桥沟邓书记家，我们得知此⼭位于双桥沟和⽊尔寨沟之间，⼭体严重破碎，其
他情况未知。 
26号早上8点从邓书记家出发，半⼩时后到达盆景滩，请三个背夫协助我们上⼭。⼀路从海拔
3400⽶升到4750⽶，下午5点到达冰川底部⼤本营。⼤本营是平坦开阔的碎⽯坡，可以扎⼏⼗
顶帐篷，⼀侧有冰川融⽔。⼤本营往双桥沟底⼀侧有移动⼿机信号。



⼤本营上去不远就是冰川底部，⼤约25度的冰川从垭⼜延伸下来，冰川很薄，裂缝较少；两
侧的⼭脊破碎严重，不时有落⽯落在冰川上形成滚⽯，好在冰川较宽，我们沿冰川中部上攀
相对安全。 
中午到达海拔5050⽶的冰川顶部，再向上就是冰岩混合地形，沿⼭体出现两个左右垭⼜。⽯
彬爬上左侧的垭⼜，发现垭⼜翻过去是连续的断崖⽆攀登可能性，只有向右侧攀登。 
我开始向右上⽅攀爬，沿路都是碎⽯。在横切⼀段冰坡后，来到⼀⼤段岩⽯底部，发现两条
可以选择的岩⽯路线到达上⼀段冰川：⼀条之字形相对缓的岩⽯路线，但碎⽯很多，需要沿
⼭体横切；还有⼀条路线是岩⽯烟囱直上路线。 
勘察好路线后返回⼤本营, 路上电话联系⼭下的朋友查询天⽓，得知未来三天是晴朗多云。商
讨决定第⼆天状态不好的队员下撤，我和⽯头接组⾛岩⽯烟囱直上路线，携带露营装备做好
露营准备，尝试冲顶。

28号早起收拾装备出发，沿岩壁直上路线攀登。 
海拔5150⽶处，⽯头和不寂寞由于状态不佳不能继续攀登，我⼀个⼈是否能继续，⼼⾥也没
有底。毕竟这是未登峰，上⾯的路线情况未知；⽽且没有保护独⾃SOLO岩⽯和冰雪路线也是



我从来没有过的经历。但想到与顶峰只有300多⽶⾼差，我携带了露营装备，天⽓预报也⼀直
是好天⽓，关键就看我的⼼态和技术了――思忖⽚刻，决定继续。 
⽯头将GPS交给我，我沿着冰雪地形上攀，向岩坡下部进发，开始SOLO!

惊⼼动魄SOLO

这是⼀段40度的冰坡，顶部就是⼀⼤⽚破碎的岩⽯。我向中间的岩⽯烟囱攀去――这是我第
⼀次在⽆保护的情况下攀登这种⾓度的冰坡。 
上部的岩沟中有流雪下来过，形成⼀个流雪槽，我沿雪槽⼀侧上攀。冰层很硬, 刚开始我很紧
张，每⼀次挥搞和踢冰都要打结实，不允许有任何闪失。



在冰坡和岩⽯的交界处，回头看⽯头已经下撤到远处了。 
我开始攀上岩沟，这是两段岩⽯间形成的夹⾓，是通向上⼀段冰坡最近的线路。



脱下冰⽖，坐在冰岩交界的地⽅，仔细观察上⾯岩沟两侧的岩壁状况：裂缝很多但相对完
整；看周围的落下的碎⽯不多，岩壁上也没有岩⽯撞击的痕迹，落⽯应该不多；岩壁⾓度⼤
约是50度――虽然岩壁是我在⼭上最不擅长处理的地形，但这个⾓度的攀岩我有⼀定的把
握。 
看地形，攀岩过程中，如果发⽣失误，掉下去就是直接滚回⼤本营，这也是SOLO的风险。



穿上⾼⼭靴，左⼿持⼩冰镐，右⼿拿岩钩，在岩⽯上寻找挂点开始攀爬。 
岩壁上找挂点的感觉很好，⼩镐在裂缝中的挂点很牢靠。攀到⼀半有个⼩平台，我取出机械
塞把⾃⼰挂好。观察上⾯⼀段岩沟⼤约是60度，最上⾯有3⽶的垂直线路，右侧的岩壁有流⽔
下来，有些潮湿――这个难度已经超出了我的能⼒，⼀种恐惧从⼼中升起。 
我喝了⼏⼜⽔让⾃⼰静下来。回头看，岩⽯地形我已经爬了50⽶，设两个保护点就可以下去
了。 
下撤还是继续向上？危险带来的恐惧和亢备，以及⼀点莫名其妙的期待让我的肾上腺激素⾼
度分泌，转瞬已在脑海中激烈交战数百回合



我对⾃⼰的处境进⾏了评估：我没有结婚，需要承担的家庭责任是我的⽗母，幸好还有弟
弟；去年的脑部受伤曾经让我⽆⽐接近死神，如果出意外留在我深爱的雪⼭，我不会有什么
遗憾――想到最坏的情况已经可以接受，我深呼吸了⼀⼜让⾃⼰平静，明⽩此时最需要的是
专注的攀登。 
由于担⼼⾼⼭靴抓不住右侧湿滑的岩壁，我穿上了冰⽖，开始进⼊攀登状态――找裂缝、挂
镐、脚点、转移重⼼……我在岩壁上寻找⽣命的⽀撑点。 
顺利接近⼩段垂直岩壁，仔细观察，发现侧⾯有⼀条⼩缝⼀直延伸上去，⾓度缓⼀些。我拿
出机械塞，⽤机械塞和⼩稿的锤头交替塞进去沿裂缝攀了上去。 
岩⽯顶部又是⼀段起坡30度的冰坡，GPS显⽰海拔5300⽶，离顶峰不远了，但还是看不到峰
顶⽅位。冰坡往左边⾼处延伸，右侧是⼭脊垭⼜，我只能判断顶峰在左侧。



切开雪层，雪结成冰粒和底部的硬冰冻在⼀起，雪崩的可能性不⼤。这种冰坡我⽐较有把
握，很快投⼊攀登的状态――FREE SOLO的快乐就在于没有顾忌与杂念地⾃由攀登，需关注
的是雪层是否有移动，冰川是否有裂缝，镐是否打的坚实，冰⽖是否踢的可靠。 
冰坡越来越陡了，攀冰的体⼒消耗⼤，我有些吃不住了，于是停下来打了两个冰锥挂好⾃
⼰。



右侧是岩⽯⼭脊，可看到远处的婆缪峰和⼳妹峰北壁，左边的冰川在往上延伸，还是看不到
顶峰。



休息了好⼀会才继续上攀。由于今年⾝体还在恢复中，⼀直没系统的训练，这时体能已经到
了极限，每⼀个动作都是⽓喘嘘嘘，更多的是靠意志坚持。 
不⽤管激情是否会耗尽，也不⽤问这样的痛苦是否值得，在涅磐的极致中，体会到幻灭与新
⽣的辉煌――且呼吸，空⽓是如此清洌宜⼈！看，天空是这样清澈柔软的蓝！ 
雪坡开始变缓，看样⼦快到⼭脊了，冰川从这⾥断开形成雪檐。⼭体另⼀⾯都是碎⽯。我不
敢靠雪檐太近，沿着雪檐⼀⽶的距离向左侧冰川攀登，GPS显⽰已到海拔5460⽶。 
极限又⼀次来到，每⼀步都相当困难，时间已到了下午5点。 
坡度不太陡了，可以站起来⾏⾛，看到上⾯的雪檐出现⼀个突起，沿着雪檐切到顶峰――这
是⼀个由雪刃脊、破碎岩⽯刃脊和雪檐交汇组成的顶峰。 



⼀线间的快乐

顶峰只能站⼀个⼈，我挖出⼀个雪坑放下背包，GPS显⽰⾼度是5480⽶。 
我坐在包上，静静的看着云海和⼭脊――激动⼈⼼的攀登后，成功抵达⼭顶，感到的唯有平
静，以及透⼼蚀⾻的空旷。 
只有沿雪檐下撤到冰坡与岩⽯交接的地⽅，才能找到平坦露营的地⽅，看时间已经下午6点，
这就意味着要⾛夜路了，不如就在⼭顶露营。 
⽤两个冰锥把⾃⼰保护好，在雪刃脊的刃上挖出雪槽，把⾬⾐、背包和绳⼦铺在下⾯，打开
睡袋，把⾃⼰连接在冰锥上，穿着安全带钻了进去。 
放松后，⾝体上的疲惫开始渐渐消除，⼼中那⼀丝焦虑却慢慢上涌――毕竟登顶只是成功了



⼀半，更危险的是下⼭。想到下⼭的路上有雪檐、冰坡、岩沟，对我单独⼀⼈来说都很危
险！于是给弟弟打电话，说我登顶了，在顶峰露营，下⼭的路有点危险，如果我没有顺利下
来，要好好照顾⽗母等等。后事交代完，又给⼏个朋友打了电话。然后倚在睡袋⾥，欣赏由
⼣阳、雪⼭、云海组成的美丽景⾊。 
蓝丝绒般的天空渐渐变得深沉，云低低地堆积在群⼭之间，风缓慢⽽迅速地奔跑、回旋，浑
然忘我；⼣阳曳着华美的裳，准备谢幕，却又将冰晶的剑炫出灿灿锋芒――⽕花四溅、灼热
⽽冰冷；余辉投射在云海的涟漪⾥，如此多彩的颜⾊，即使没有阳光的暗影也象是明快的。 
淡⾦⾊的光芒将峰顶照得暖洋洋的，竟然有了漂浮的感觉，仿佛乘着这尖⼭⼦的顶峰在⼤海
上航⾏，停了机括与桨，随波逐流――蓝⾊的温存划破，轻波跃动，浮云过往，飘忽不
定……⼼中的宁静与⼭峦的静美，让我忘记⾁体的疲劳与痛苦，说不清道不明的柔软的感
觉。 
时间⽆涯、宇宙⽆限，⽣命虽然只是刹那的辉煌，却藉梦想和轮回得以⽆限。当曾经的梦想
突然重重坠地，我也有过深深的怀疑和失落――但⽣命是如此顽强⽽坚韧，此时我的梦想在
延续、我的探索永⽆⽌境。 
当晚睡得很好，半夜醒来⼏次，伸⼿检查了冰锥。 
抬头见幽蓝的天幕略略倾斜，星空中银河铺泻，远近雪⼭或清晰或模糊的轮廓，在夜⾊⾥散
发着幽蓝的光泽；⼭风潮⽔般起落、循环往复，时光之河汩汩流淌――⽆须考虑⽬前的处
境，只是陶醉；神秘⽽寂静之夜，⽆所欲求之⼼，⼀切都是那么和谐⾃然…… 
这是梦境还是现实，我在梦境中又睡去。 
醒来时天已放亮，湛蓝的天空极静极美，太阳从⼳妹峰后缓缓升起，驱散着料峭寒意，雪与
⽔蒸腾为云，远处的巴朗⼭、贡嘎⼭和雅拉神⼭在云海中清晰可见，峰顶燃烧的⽩⾊⽕焰瞬
息万变、灼灼夺⽬――付出后收获的满⾜，让我久久的沉浸在这美景中，⼼情如展翅的鲲
鹏，直上九天。 
空⽓是爽朗的，深邃的天空没有极限。阳光毫不吝啬地喷洒下来，将我照了个透亮――喧哗
四起，豪情在我⾎管⾥蠢蠢欲动。 
突然发现⽊尔寨沟⾥尖⼭⼦的投影上出现了⼀个美妙的光圈，⼭尖上⼀个柱状的影⼦，周围
是⼀个个彩⾊光环――佛光幻觉？猛拍头还是清醒的，当我动时⼭尖上的影⼦也在动。 
这是我第⼀次见到这样的神奇景致，虽然明⽩不过是阳光与冰晶、⽔滴形成的幻影，但温暖
纯粹触⼿可及的感觉并未让我觉得缥缈虚幻，这⼀刻⼤⾃然向我展⽰了什么是震撼、什么是
庄严、什么是神圣、什么是奇迹――我想这是⼀个预⽰，A sign，⼭神在保佑我，我可以平安
地下去了。 
佛光持续了约⼆⼗分钟，慢慢散去――这个清晨，在尖⼭⼦，我静默⽆⾔。 
⼤⾳希声，⼤美⽆⾔，我感觉到了雪⼭的灵魂。



我开始观察下⼭路线：⾛岩⽯和冰雪刃脊都很危险，唯⼀的路线是原路返回⾛雪檐，但从我
上来的岩沟下去危险较⼤，路线有120多⽶，我带了6个岩锥，最多只能下100⽶――要换条路
线下⼭；冰雪坡和岩⽯交界的地⽅相对缓些，需要绕⼀个⼤C字形回到下段冰川，路线长但
相对安全。 
我把雪套埋在峰顶作为纪念，沿雪檐快速下撤，在岩⽯和冰雪交界处，选择沿50度冰坡倒踢
下⼭。我不断地提醒⾃⼰每⼀镐都要打实，不能失误。 
下到岩⽯地带，设置了两个保护点，做了两次双绳下降，然后沿着碎⽯坡⼩⼼的下撤，到达
下段冰川。 
在横切时，看到上来接应我的背夫，⼀放松，镐就打轻了，在冰坡上滑坠5⽶后制动，惊出⼀
⾝冷汗！所以攀爬时⼀定要集中注意⼒，任何情况下都不要放松⾃⼰，才可能安全。 



下午2点回到⼤本营，6点回到邓书记家和队友会合。 
思绪还在天堂，⼼已在向往下座雪⼭的攀登。 

后 记

离开是为了回来，所有痛苦的磨砺，只为⼀朝出鞘的锋芒 ――⽣与死的夹缝中，我的⽣命脱
离了寂灭与消弥，再⼀次在雪⼭之巅燃烧、盛放、轮回……对⼭的热爱，是⽆所不能的时间
也⽆法摧毁的――仰望⼤⼭，⼼存感激。 
⼀切都是相通的，⽣命中总有些事情让你知道更多⽣命的意义。尖⼭⼦——⼀座四年前我的
第⼀次初体验雪⼭.四年后在我脑部受伤对登⼭迷茫时，它让我重新开始了攀登，找到了激情
与⾃信，让我更深的体会到登⼭的真谛。 


